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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的困境

李壬癸＊

本文從國際化、外語能力、跨領域研究、經費、研究論文、人才斷層等幾

個面向，來討論國內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所面臨的困境。要如何正面迎接這些

挑戰，才能走出康莊大道，這是國內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值得認真思考的議題。

國內從事人文或社會科學研究，國際性不足是一個很常見的通病。論文若

只以中文發表，讀者就只限於會看中文的人，對於學術界的影響力當然也就受

限了。若說中國人口有十幾億，懂中文就算是國際，那麼印度也有十幾億人，

懂一種印度語，也就是國際化了嗎？若不能在國際學術界跟別人評比，就還沒

有國際化。

至少要通曉一種國際通行的語文，從事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才不會受限

制。或許有人會說：我研究的是中國歷史、經學、文學，何需外文？乍聽似乎

有理。不過請想想：瑞典漢學家高本漢他也研究中國經學，國人研究經學的又

有幾個人能夠超越他的研究成績？只要你年紀還不太大，要弄通一種國際語文

絕非難事。試想已故的曹永和院士，他並沒有念過大學，但他靠自學就能通曉

幾種外國語文，他研究臺灣早期的歷史，才大放異彩。

眼界不夠寬廣也是一個問題。若只看中文的研究資料，無從得知該領域國

際學術界的研究進展，就難以達到最前沿的研究境界了。能夠看懂多種語文的

人，如英、日、德、法、俄，幾乎隨手拈來都是相關的研究資料。這種能夠通

曉多種語文的研究人才，實在並不多見，就我所知，國內就只有已故的龔煌城

院士一人。多數人大概只能通曉一、二種外國語文，至少比只懂中文的人，從

事學術研究就要方便得多、有利得多。

另一常見的現象就是只關心自己研究的領域，而對別的學科都沒有興趣，

也不想去了解，這是很可惜的。殊不知學術是相通的，每一個學門都常跟別的

學門有關聯。就以語言學這個學門而言，跟它有關聯的包括人類學、考古學、

＊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中央研究院院士



國內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的困境

51

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腦神經學等等，視其研究專業而定。對自己的專業

領域固然要深入去探討，若能對相關聯的學科也有一些了解和掌握，常對自己

專業的研究工作會有助益。

跨領域研究是當代國際學術研究的一個共同趨勢。單一學科無法解決的問

題，跨學科就常能提供重要線索以至解決問題。目前中央研究院有幾個研究所

就是跨學科的研究，包括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生物化學研究所、分子生物研

究所、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所。中

央研究院於 1928年成立時，最早設立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就是跨領域的研究所。
後來因為語言學研究越來越專業，跟研究歷史、考古、文字的人也就越難溝通

了，才導致後來分道揚鑣。究其原因，就是同所的人沒能認真去了解跟他相關

的研究領域。不過這也難怪他們，語言學要有它很專業的訓練，學歷史、考 

古、文字的人並沒有這種專業訓練的背景，確是難以理解的。

偏重理工與生命科學，而忽視人文與社會科學，這是一般人所得的印象。

就以經費的分配而言，這種印象似乎並沒有什麼偏差。現在科技部主要分為生

科、工程、人文、自然四大領域，外加科學教育及國際合作司，共有五個學術

司。以 105年為例，經費的分配：生科、工程、自然的經費大約都是人文的兩 

倍。中央研究院含有三大領域：數理、生命、人社，有一年的經費預算大約是：

數理是人社的兩倍，生命是人社的三倍。數理有十一個研究所或中心，生命有 

八個，人社有十二個，這三大領域的研究人員人數大致上也相近。誠然人社研

究並不像生命或數理研究那樣需要很先進和昂貴的儀器，只要有足夠的資源 （含
圖書） 就可以展開各種研究工作了。學門的不同，經費的需求會有很大的差距。
例如，天文所的研究一定要國際合作，得在國外跟人合作建造極昂貴的天文

臺，才能執行必要的研究工作。據了解，理工跟生命科學研究經費的分配遠多

於人社，不僅在臺灣如此，歐美各國也是如此。只要有足夠的研究資源，能夠

做出國際一流的研究成果來，那才是最重要的。

當代理工與生命科學研究日新月異，可能認為凡超過五年的著作就是已經

過時，可能沒有多大學術價值了。人文與社會科學是否也是如此？撰寫一本有

份量的專書常須費時三年至五年。真正有學術價值的專書，絕不是短短五年就

過時了，可以幾十年甚至百年它還屹立不倒。理工與生命科學界最重視的是一

流國際期刊論文，而人文與社會科學則更重視真正有份量、有學術價值的專書

論著。

李羅權院士在國科會當主委時，他開始推動學術攻頂研究計畫，以較長的 

五年甚至十年的期間執行國際級的研究計畫，每件計畫以五年期計者其經費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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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可達一億元。每年能通過審查的研究計畫不超過五件，目前幾乎都是理工與

生命科學司所提出的，人文社會領域因各種原因較不易出線。後來人文司也因

而增添了一些更合適的人文行遠計畫、旗艦計畫等。那是體認到人文與社會科

學研究跟理工與生命科學研究本質上的基本差異，可以說是很正確的政策調整。

人才的斷層是人文與社會科學所面臨最為嚴重的問題。有不少研究領域好

不容易才開展出來，卻常後繼無人，老一輩的一旦退休，他們的研究領域也就

束之高閣，再也無人問津。李方桂院士晚年就曾感嘆：他所開創和他一生用功

最勤的傣語比較研究工作，在臺灣竟然找不到可以繼續做下去的人。龔煌城院

士所開創的漢藏語比較研究工作，在他去世之後也就停擺了。本人跟土田滋所

開創的臺灣南島語言全方位調查研究以及比較研究工作，我們都已年過八十，

恐怕也會遭遇同樣的命運。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尤其近幾年來常苦於找不到

好的人才來做。人才斷層遠比經費問題嚴重，亟需及時積極補救。


